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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腊月二十三， 年味浓
了起来。

这天， 老张头上蒙块毛巾，
手里举着个长扫把， 正忙着扫
屋顶。 电话响了起来，是他大哥
张家老大从上海打来的。

张家老大去上海看孙子三
年多了，一直没回家过年。 这
不，今年一进腊月，就打电话
来，说一定回家过年。 这几天
没再打电话，老张估计他快到
家了。

“二弟啊，你忙不忙？ ”张家
老大问。

老张说：“你这废话的，过
年能不忙？我忙得脚不沾地。我
正扫屋子呢， 今儿不是二十四
嘛。 大哥，你哪天到家？ ”

“这个年， 我又回不去了。
我给你邮了五百块钱， 你能不
能还和去年一样， 买点春联给
我家贴贴？ ”

“咋啦，你又不回来了？ ”
“明诚说车票买不上，坐飞

机又太贵， 最主要的是孩子还
小，也没去过北方，回老家再
冻着。 我说我自己回去，他也
不同意， 说我一个人坐车他不
放心。 ”

“你六十多了，他确实不放
心。 行了，不回来就不回来，在
哪里不是过年。 孩子们说的也
有道理， 你就踏踏实实在上海
过年吧。 春联我也给你贴好，上
坟的事，你也别挂念着了，我替
你捎上一份。 ”

那边张家老大轻声啜泣起
来。

“大哥，大哥，不回来就不
回来吧，哭什么，大过年的。 ”

“我这叫什么事啊？ 你嫂子
在哈尔滨，我在上海，想见面只
能用手机视个频， 过年都不能
在一块过。 一家人，过年分两下

里。 老家连个烧香放鞭炮送灶
王爷的都没有。 ”

老大媳妇去哈尔滨给闺女
明月看孩子， 也有四年多了，一
次也没回来过。 倒是时常打回
电话来， 说想家， 说那边太冷，
受不了。 一冬天窝在家里，不敢
出门。

“新灶王爷，我给你买了。
你别担心，过年夜里，我烧烧
香把那张旧的和钱粮一块发
了就行。 ”

这是当地习俗。 腊月二十
三，给灶王爷烧香吃糖瓜，送他
上天，保佑合家老少平安。把旧
的灶王爷画揭下来， 再买张新
的， 贴春联的时候一块贴到厨
房里。

“二弟，多亏了你在家。 二
十九去上坟的时候，和咱娘咱爷
好好说说，叫他们别怪我。 ”

“好，我替你说说。 ”
“不管怎么样，明年我是一

定回家过年。 ”张家老大语气坚
定。

老张把话筒从这只手倒到
另一只手里，心想，去年你也是
这么说的。

“这边的饭，咱也吃不习惯。
吃个饭汤汤水水， 甜稀稀的，价
钱死贵，吃了还不垫饥。 哪有我
们那馒头水饺实在啊。 ”张家老
大朝他兄弟诉苦。

“饭不好吃， 可咖啡好喝
啊！ ”老张逗他大哥。

“莫提咖啡！ 在家的时候，
尝个新鲜，觉得还行。 现在天天
喝，苦死了！ 我现在就想喝咱老
家的棒子面糊糊……”张家老大
在上海待的时间长了，说话也带
着上海味了。

老张听着， 觉得他怪可怜
的， 忙安慰他：“想喝棒子面糊
糊不要紧，明天我就去磨坊磨几

十斤，给你邮过去。 馒头，年糕，
都蒸好了，我也给你放上，一块
邮过去。 ”

“别忘了给我贴春联啊，上
坟别忘了替我捎上那份供养
……”张家老大叨叨不停。

“你放心，你放心，我保证忘
不了。 ”张家老二使劲儿叫他大
哥宽心。

放下电话，老张心里很不是
滋味。

他大哥家可是当地有名的
好家庭，提起来十里八村的人没
有不竖大拇指的， 孩子有出息。
两个孩子， 先是大闺女明月考
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毕业后
留了校 ，成了大学老师；小儿
子明诚更厉害 ，考的是上海复
旦大学 ，还没毕业 ，就被上海
本地一家大公司看中了，一上
班年薪就是二十几万。 张家老
大两口子真是太有福气了，整
天不是这个孩子邮钱来，就是
那个孩子邮东西来。 有些东西
村里人见都没见过。 老张去大
哥家串门，大哥给他沏了一碗
咖啡。 他喝了一大口 ，苦溜溜
的，没喝出个好来。 张家老大
说，你真是不懂 ，这是明诚从
上海邮来的，价钱可贵了。 贵
的东西就是好， 苦是苦了点，
可喝了有精神。 我每天都喝两
碗，你看我多精神。 临走，还送
给老张一大包。 弄得老张回到
家， 看到自己的儿子家伟 ，怎
么看怎么不顺眼。 一样的饭养
起来的， 家伟上学就不中用，
现在村头开着个摩托车维修
铺，整天穿一身油乎乎的工作
服，两手机油，洗都洗不出来。

大哥的家就在他家东邻，五
间锃光瓦亮的大瓦房，院落也宽
敞，住着真舒服。 后来先是明月
生了小孩， 她妈去了哈尔滨帮

她看孩子， 紧接着明诚家也生
了小孩， 他爸去上海给他带孩
子，这个院子从那就没人住了。
一到伏天，院里长满荒草，他隔
几天去拔一回，再去又长满了。
屋里一股子霉味。 西边院墙今
年被大雨淋坏了，怕是要塌。 和
大哥说，他一准心里难受，先不
和他说了，开了春，叫个人给修
补修补。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九，家家
开始挂灯笼，贴春联。 街上人来
人往，个个喜气洋洋，小孩子按
捺不住了， 这儿那儿地放鞭炮，
啪啪响。

老张和家伟先把自家春联
贴好了，又去给大哥家贴。

只见正房门口 ， 右边贴：
向阳门第春常在， 左边贴：积
善人家庆有余 ， 中间横批 ：家
和万事兴。 屋檐下再贴一个红
红的大福字。 有这火红火红的
春联衬着，冷清的院落顿时生
动起来。

贴完了屋门口， 再贴大门
口。 用大字写的，右边：三阳开
泰，左边：五谷丰登，中间横批：
欢度春节。贴着春联，老张忽然
想起他大哥当初夸咖啡好喝时
的得意样子， 心想， 咖啡 ，咖
啡， 这回你可是有喝不完的咖
啡了。一边想着，一边嘿嘿地笑
起来。 回头吆喝他儿子：“家
伟，你把对联拍个照片，用微信
给你大伯发过去，给他看看，好
过个放心年。 ”

□刘桂芹
李广是黑龙江人，在广州上

大学。
入学的第一天，李广就遇上

了韩雪。
人如其名，韩雪是一个冰雪

一样美丽的女孩子：洁白，纯净，
透明。 虽然长得像雪，韩雪却从
来没见过雪，她是土生土长的广
东女孩，上大学之前，从来没离
开过广东。

广东的冬天，是不下雪的。
没事的时候，李广就给韩雪

讲黑龙江的雪：舒展的缱绻的棉
花糖一样的雪花，一大朵一大朵
开满天地间， 世界一片银白，童
话般美好。 讲雪的时候，是李广
最自信的时候，因为韩雪从来没
见过雪， 更别说黑龙江的雪了，
那是中国最美的雪乡。

每次听李广讲雪，韩雪的眼
里，都闪烁着惊奇和向往。

李广不知道， 韩雪的向往
里，有没有对自己的爱。

大学四年级的寒假，李广试
探性邀请韩雪跟自己一起去黑
龙江看雪，讲了四年的雪，李广
觉得， 也应该让韩雪实习一下
了，眼见为实嘛。

李广的邀请，被韩雪巧妙地
拒绝了：去黑龙江啊！ 我可不敢，
那里都零下三十度了，听说外地
人去了，会冻掉耳朵的。

韩雪是学工科的，这些自然
知识她还是有的， 之所以这么
说，就是不想去，之所以不想去，
就是对自己没兴趣。

李广不想再解释，再解释就
是给人家出难题。

之后的半年，李广再也没给
韩雪讲过雪。

然后，就毕业了，李广回到
了哈尔滨，韩雪留在了广州。

本来，李广也可以留在广州
的，但韩雪的拒绝，让他对广州

心灰意冷。
之后， 每年的第一场雪，李

广都要给韩雪打个电话：你那里
下雪了吗？

每次韩雪都会笑得直不起
腰来：你这个人，真是个憨瓜，聊
天都不会， 广州怎么会下雪哩！
虽然这样说，两个人还是要饶有
兴趣地聊一会。

三年以后， 韩雪结婚了，韩
雪没邀请任何同学参加婚礼，李
广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有关
她丈夫的任何信息，李广一点都
不知道，李广也不想知道。 韩雪
这样的女孩，找的老公，一定比
自己优秀。

虽然心里酸酸的， 李广还是
及时送去了祝福。爱一个人，就一
定要给她幸福， 虽然自己给不了
韩雪幸福，但祝福，还是能给的。

两年后，李广也结婚了。
韩雪结婚后，李广就不再给

韩雪打电话了， 怕影响人家家
庭，但是，每年下第一场雪时，李
广还是坚持要给韩雪发个短信：
你那里下雪了吗？

韩雪每次都会回信，内容很
简洁：还没有。

一晃又是七年， 韩雪离婚
了。 离婚的原因，李广也不知道，
但李广心里还是很难受的，韩雪
一定是过得不好， 过得好的人，
谁愿意离婚啊！

李广过得还可以，不好也不
坏。

2010 年的第一场雪，比平时
来得更早些， 稻子还没割完，大
雪就覆盖了整个田野。

夜晚十点的时候， 李广跟媳
妇背对背躺在床上看手机， 李广
就把白天拍到的雪满稻田的图片
发给了韩雪：你那里下雪了吗？

转眼，韩雪就回话了：我这
儿正下着雪。

李广：你真幽默。
韩雪：不是幽默，是真下雪

了，不信，我给你拍几张雪景。
雪景就发过来了， 李广还是

不相信，肯定是手机里找的照片。
韩雪也不辩解 ， 又发了几

张， 站在索菲特大酒店门口照
的，韩雪一身雪花。

索菲特酒店，就在自己单位附
近。李广大吃一惊：出差吗？你什么
时间到的？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韩雪说：不出差，专程来看
雪的，刚住下，正准备给你发信
息哩，怎么样，有空没有，有空来
陪我喝一杯 ， 索菲特大酒店 ，
8023 房间， 有大大的落地窗，视
野很开阔。

李广当然想去， 也应该去，
可是，这个时间，跟媳妇说这事，
媳妇肯定不同意。

不能说，也就不能去，这个
谎不能撒，撒了后患无穷。

李广：今天走不掉了，跟媳
妇躺在床上哩！ 明天上午九点，
我准时去找你，这场雪，要下到
后天哩，明天的雪，更大。

韩雪：好吧，早点睡。
李广一夜没睡着，第二天上

午九点， 李广准时出现在 8023
房间门口，敲门，没人应，再敲，
还是没人应。

是不是去吃饭了？ 打个电话。
关机。
李广很奇怪。
宾馆服务员走来了，见李广

一直敲门， 就告诉他：8023 的女
士，早晨六点钟就退房了。

李广很惊讶：不是说好了一
起看雪的吗？ 怎么就走了哩。

再打电话，还是关机。
中午十二点，韩雪发来了短

信：我已经到了广州，谢谢你，我
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雪，比你二
十年前给我描绘的，更美妙。

老范是腊月二十八才到的
市汽车总站。

一到站 ， 老范就把大衣脱
了。

“果然是南方的天气好，这
么暖和。 ”

每次过年，儿子年生一家都
开车回老家，陪老范过春节。 自
从老伴去世后，老范一个人在老
家待着，除了跟街上的老秦打打
纸牌，他哪儿也不去。 儿子在广
东打拼，买了房子，叫老范过来
住。 老范说什么也不肯。

“七十多岁的人了，不想折
腾。 ”

嘴上这么说，老范还是犹豫
了一阵。 小年的时候，遇到老秦，
说要去广东儿子那里过年，问同
去不。

“不去。 ”
老范一口回绝。
“南方天气好，暖和。 ”老秦

递给他一支烟。
烟燃完了，老秦才问他：

“年生今年回来不？ ”
“说忙，不回哩。 ”
“你家年生做大生意，忙是

应该的。 ”
“你家秦岭才好呢，谁不要

吃饭呢！ ”
老秦的儿子在那边承包企

业饭堂，日进斗金，老秦不止一
次夸耀过。

“好吧，那我去了。 ”老秦不
无得意。

特瞧不起老秦那嘚瑟的样
子。

出得站来，老范站在太阳底

下，感觉有些迷糊。 路都是一样
的，往哪里走呢？

还好儿子的电话来得及时。
“你到了？ 那好。 我今天在工

厂加班赶货，没时间来接你。 你
打个车吧，到西城市场。 ”

“嗯。 ”老范声音有些低沉。
腊八节那天，老范和老秦特

地打了一部车， 绕县城转了一
圈。 只是天气太冷，害得差点感
冒，老秦才迸出去儿子那里过年
的想法。

叫了一部绿色的的士，十来
分钟就到了。

“老叔 ，微信支付 ，还是现
金？ ”的士司机是个外地人，讲普
通话。

“给钱。 ”
老范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

张十元、两张一元的钞票，交给
司机，背着一蛇皮袋子的换洗衣
服，下车，走到市场门口。

大门左右摆满了金桔和叫
不出名字的鲜花。 各个商铺门
口，都红红绿绿的，好不热闹。 也
有部分商店大门紧闭，似乎关门
回去过年了。

突然想起来， 应该买点蜡
烛、鞭炮之类的，除夕夜，不都得
点蜡烛、放鞭炮么？

老范背着那个蛇皮袋子，在
人群中很显眼。 可是没有人搭理
他。 走了十多分钟，没有发现他
想要的东西。

“哪里有鞭炮、蜡烛卖？ ”在
一个百货摊前，老范咨询道。

摊主诧异地说：“城里禁止
放鞭炮、燃蜡烛，你不知道吗？ ”

老范摇摇头：“那还过什么
年。 一点也不热闹。 ”

“这样也好，图个清静。 ”
老范觉得很无聊。 幸好儿子

电话来了：
“还没到吗？ 我在西城市场

门口等你。 ”
“马上来，马上来。 ”
老范抬腿便走，蛇皮袋子撞

到旁边一个人身上。
“老范？ ”
“老秦？ ”
两人突然相遇，高兴得忘乎

所以。 老秦抽出一支烟来，递给
老范，说：“这么巧！ 你怎么会在
这里？ ”

“刚到，年生叫我打车到这
里的。 ”

老秦点点头：
“嗯，你们家年生可真是不

错！ 昨天刚给秦岭打电话说还钱
的事。 没想到，他还是我儿子的
客户呢！ ”

“客户？ ”
“对呀！ ”老秦把老范拉到一

旁， 悄声说，“年生把车卖了，房
子卖了，硬是没拖欠一分钱！ 今
天小两口还在作坊加班，怪不得
没回去过年呢！ ”

老范一愣，答了一声：
“我走了，年生在门口等我

呢。 ”
走到一个蛋糕店门口，老范

突然改变了主意。
唉，只记得过年，差点把年

生的生日忘了。
今天不正好是腊月二十八

嘛！

好久没联系的从弟陈龙给
我打来电话：“康哥，我生儿子了，
腊月二十六，回老家喝酒吧！ ”

“好啊，恭喜恭喜！ 一定回
去！ ”

我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爽快，
主要是被“回老家” 这三个字打
动。

十年前，我父母就相继去世
了。 为方便祭拜，我把他们安葬
在县城的公墓里。 从此，我就再
没回过那个叫“七屋台”的老家
了。

七屋台的人都姓陈，据说祖
上是从山西迁来的，七个儿子绵
延成了七屋台这个村子。 谁家办
红白喜事， 全村的人都去帮忙，
礼金只是象征性的。 我记得我妈
去世时， 他们每家送的是五十
元。

腊月二十六，我是坐大巴回
去的。 一进村子，亲切的乡音扑
面而来：“阿康，回来啦！ ”

“回来”这个词，散发着家的
热气。

我忙着递烟：“四爹，二叔，
幺叔，抽烟！ ”

祖父是长房，所以我的辈分
低。 见到十几岁的孩子，我都得
叫“叔”。

村子的变化真大，家家户户

都盖上高楼了。 陈龙从张灯结
彩的洋楼里跑出来：“康哥，可
把你盼回来啦！ 快请坐！ ”

他拿来毛笔和墨水，摆开红
纸：“康哥， 你是咱们老陈家的
文曲星，给娃写副对联吧！ ”

我不过是读了个中师，在县
城的初中教书。 因为当年是村
子里第一个端上铁饭碗的人，所
以总被他们喊“文曲星”。 父母
在时，每年放寒假，全村的春联
都是我写的。

我看着他老婆翠叶抱着的
胖小子，问：“都快一岁了？ 我还
以为是请满月酒呢！ ”

三叔在旁边提醒：“平时大
家都在外面打工，小孩子满月和
周岁都在年底一块儿请客了。
你要喝两天酒哦！ ”

我给孩子写了一副嵌名联，
陈龙欢天喜地去挂对联。 我小
声问三叔 ：“两桩事， 咋送礼
金？ ”

三叔说：“每桩事一百，你四
叔负责收礼金。 ”

现在物价上涨，两百元吃两
天酒，实在不好意思。 我想就送
四百元吧，又觉得“四”的谐音
不好，就将五百元递给四叔。

四叔数了数， 低声说：“阿
康，你读书读愚了？ 五百，两个

二百五！ ”
我赶紧补上一张：“哦，对不

起，数少了！ ”
大伯扬着钞票， 高喊起来：

“六六大顺！ 龙龙，你康哥出贵手
呢！ ”

陈龙随即跑过来：“哎哟，康
哥，自家人，不用这么破费的！ ”

“应该的！ ”我握着他的手，
“中年得子，为你高兴呢！ ”

因为这六百元礼金， 午餐
时，陈龙坚决不让我坐在家族席
上，强行把我拉到上席就座。 家
族人一下子成了贵宾，还是那十
碗菜，我却吃得很不是滋味。

午饭后，我回了趟村东头的
老屋。 已经不算屋了，十多年的
风雨将它变成了一堆瓦砾。

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曾
经盈满欢笑的地方，如今，人去
屋塌， 只留我独自在废墟前伤
怀。

“哦，是康子啊，回……”隔壁
二婶从屋里走出来，话说了一半，
拐了个弯，“快，来婶子家喝茶。 ”

我鼻子一酸， 父母不在了，
在自己家门口，我成了远客。

“康哥啊，你跑到这里干吗？
我和陈龙到处找你呢！ ”翠叶的
声音，“快回去跟娃的舅伯他们
打牌吧， 晚上就住在我们家

……”
只打了两圈牌，接到儿子陈

跃的电话：“爸， 我被评为公司的
年度销售冠军， 老总派车送我回
家， 我顺带把你从七屋台接回来
吧！ ”

“好啊好啊。”我确实不想在
陈龙家住宿， 就说，“你买四提
酒、四盒糕点来……”

陈跃说：“酒多得很，公司分
了两大箱泸州老窖呢！ ”

我们家三代单传，家族里最亲
的就是父亲的四个堂弟， 都还健
在。 我想让陈跃给他们拜个早年。

每家两瓶酒，一盒糕点。 陈
跃“二爹”“三爹”“四爹”“五爹”
叫得甜，把几位老人家叫得眉开
眼笑。 临别，都给他红包。 陈跃
不接红包，逃进车里，四个红包
还是被他们强塞进车里。

路上，我打开其中的一个红
包，六百元。 又打开其余三个红
包，都是六百元。

小时候过年， 祖父给我的压
岁钱是六元。后来，父亲给我儿子
的压岁钱是六十元。这六六大顺，
是自家祖父给孙子的祝福啊。 现
在，陈跃收到了四个六百。

我的眼睛瞬间潮湿了。我的
割不断的亲人啊，我的根深蒂固
的家！

山里的腊月干燥冷冽，好似
一个冬天没有落过雨雪。 清冷的
空气里弥漫着一缕若有若无的清
香，树生轻轻抽了抽鼻子，费力
地从肩膀上卸下旅行包，抬起胳
膊，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 见
东边的房门敞开着， 大叫了一
声：妈———

宝儿正低头做着作业， 听见
叫声，走到房门前。

爸———爸———宝儿有些生疏
地叫着。

奶奶呢？ 树生问。
宝儿转头向着窗外， 傻愣愣

地说：去山上了。
树生下意识地走到窗前，透

过窗户，一座座连绵的山头起伏
在村前，山间，一片树林里，几幢
灰蓝相间的铁皮房子。 他的眼前
仿佛浮动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心
不觉往下沉了沉， 收回目光，摸
了摸宝儿的头， 转身回到堂屋，
将两个旅行包的绳子解开，拎起
一只进了西边的房间。

西边房里， 一套老式的组
合家具上布满了伤痕 ， 床上，
半 新 的 床 单 被 子 随 意 地 零 乱
着， 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
与委屈。

十一点多的时候 ， 娘的身

影出现在村头， 宝儿老远地跑
着迎了上去， 抑不住满脸的兴
奋： 奶奶奶奶 ， 吃糖， 爸爸买
的。 宝儿说着， 递给树生娘两
颗奶糖。

奶奶不吃，快回家，奶奶盛鸡
给你吃。 树生娘说着， 脚下的步
子并没有停下来。

吃鸡了， 吃鸡了……宝儿欢
快地叫着， 上前拉住了奶奶的
手，一老一少快步往家里走去。

树生正在大门前清扫院子，
见到娘，说：妈，鸡肉在炉子上煨
着， 你和宝儿先吃， 我去接云芳
回来过年。

树生娘好像没有听见似的，
脸上的皱纹却更深了。 她拍了拍
大褂上的灰土， 进了厨房。 不一
会儿， 端出一碗鸡， 对着宝儿喊
了一声：宝儿，吃鸡了。

哎———宝儿三两下爬上大桌
边的板凳上， 还没等坐好， 就伸
手抓起碗里的鸡腿， 低下头就扯
下一块肉来。

慢点吃，别烫着。像个没娘的
孩子。 树生娘嘟囔着， 转身又去
了厨房。

树生去后院洗了手，一抬头，
看到院墙边光秃秃的枝条上，一
朵朵嫩黄色的蜡梅绽蕾吐艳。 他

出神地看着： 好像有两年没有开
花了呢……

树生进了家， 听见娘在厨房
里唠叨， 隔壁大军前年在城里买
了房子， 今年又开了一辆新车子
回来； 东头虎子去年也在城里买
了房子， 今年一大家子都去新房
过年了。 看你日子过的， 不要说
到城里买房子， 云芳的病也不知
要到哪年才是一个头。

树生听了，心里很是惭愧，已
是快四十的人了， 不能让娘过上
舒坦的日子， 还让娘为自己操
心。 自从云芳生病以来，他也早已
心力交瘁了。 可是，生病这事，谁
又能左右呢？ 树生甩了甩头，见母
亲将菜一一端到堂屋大桌上，他
从旅行包里拿出一瓶红酒， 对着
东房叫道：宝儿，吃年饭了。

树生娘也对着东房大声地叫
着：宝儿，宝儿。

树生的眼光对上娘的眼光，
然后，一个到东房，一个到西房。
又一脸疑惑地对望了一眼。 树生
忽然间像意识到什么似的， 慌慌
张张地走出家门。

……
后院墙外， 云芳蜷缩着身子

坐在墙角下， 手里抓着鸡腿在嘴
边轻轻吹了吹 ， 放到宝儿的嘴

边，宝儿，吃鸡腿。
宝儿跪在云芳面前， 两只手

推着云芳的手，妈妈，我吃过了，
你快吃吧！

云芳将鸡腿又放在嘴边吹了
吹。 看，宝儿，妈妈吹过了，不烫
了。

宝儿双手抓住云芳的手，哭
喊着，妈妈，鸡腿早凉了啊，爸爸
说，妈妈会好的，妈妈会好的。

云芳慌了， 一把将宝儿搂在
怀里， 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哄着，
宝儿不哭，不哭。

树生的心里像有什么东西碎
掉似的， 脆生生的疼。 他几步上
前， 伸出粗壮的手臂， 一把将云
芳娘儿俩搂在怀里……

树生回来了！ 什么时候到的
家？ 随着响亮的声音， 村长带着
两个人走了进来， 还带着一袋大
米、 两袋白面、 一大块猪肉和一
桶豆油。 朦胧间， 树生又听村长
说， 树生呀， 明年不要出去打工
了， 在家守着你娘和云芳， 我们
村上现在炒瓜篓子销路好， 明年
你就在家种吊瓜，钱的事，我们
一起想办法。

树生慢慢抬起头， 抹了抹眼
睛， 赫然间， 看到了那株芬芳吐
艳的蜡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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